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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朦胧诗派崛起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其诗歌语言中“朦胧”、“晦涩”、“难解”的

特征而著称。而这些“异质性”的、“叛逆性”的创作特色，恰恰是俄罗斯形式主义学派“陌生化”理

论的生动体现。本文认为，朦胧诗派在诗歌语法、诗歌意象及诗歌语言的语义方面都做出了新的尝试，

在探索朦胧诗派诗歌语言中的陌生化特色中，确立朦胧诗派其独特的反叛性的诗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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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sty Poets emerged in the late 1970s and early 1980s, renowned for their poetic language 
characterized by “obscurity”, “enigmatic qualities”, and “interpretive difficulty”. These creative at-
tributes of “heterogeneity” and “rebellion” vividly illustrate the principle of “defamiliarization” ar-
ticulated by the Russian Formalist School. This paper contends that the Misty Poets made ground-
breaking innovations in poetic grammar, imagery, and semantic expression. By exploring the de-
familiarization features inherent in their poetic language, this study seeks to uncover the unique 
rebellious spirit that defines the essence of the Misty Po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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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陌生化”理论最早由维克多·什克罗夫斯基正式提出，它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观点之

一。“陌生化”理论的出现，为诗学阐释开拓了全新的角度与更为广阔的空间。“陌生化”对中西方诗歌

的创作与互释具有着重要的意义，使诗歌研究复归至文本本身。陌生化也常被表述为奇异化、间离化等

等，其理论要旨是将诗歌语言从日常语言中“隔离”出来，以延长读者的审美体验。而这些特性，都在朦

胧诗派身上得到了生动体现——谢冕曾经阐明朦胧诗派带给当时人们的“阅读焦虑”，就来源于朦胧诗

派对于诗歌文本结构、语法规则等方面做出的种种大胆尝试[1]，这也意味着作为中国新诗史上具有“反

叛”形象的朦胧诗派，一直试图将诗歌从“文化专制主义”的余波中解救出来。而朦胧派的创作也因陌

生化的创作特色被纳入“未完成美学”的范畴，其作品“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间”，从而使艺术的领悟

过程以其自身为目的，读者体验艺术的过程成为创作的一部分[2]——这种突如其来的“费解”，以及对

读者自身领悟力的严苛要求，无疑是对建国以来革命颂歌式创作理念的一种背离。朦胧诗派在创作中所

展现出“陌生化”的诗歌语言的美学实践，使它完成了继九叶诗派后中国新诗史上的又一次反叛，催生

出了中国新诗史上其独有的诗歌生命力。 

2. 语言法则的陌生化 

朦胧诗派在进行诗歌创作时，大量地采取类似于影视作品中“蒙太奇”的剪辑手段，将诗歌片段进

行“裁剪”、编排，使诗歌内容看上去跳跃、抽象，以求能够实现诗歌语言逻辑上的“陌生”与“疏离”。

其中，顺序的倒置与搭配的错位正是朦胧诗派诗歌语法陌生化的集中体现。 
如海子所作的《月光》一诗：“不要说死亡的烛光何须倾倒/生命依然生长在忧愁的河水上”[3]。在

第一小句中，海子显然倒置了谓语与宾语的位置，我们可将其还原为“不要说何须倾倒死亡的烛光”，

这种重新安置“谓语”与“宾语”的处理，一方面展现了海子在诗歌创作中会自觉地对抗日常语言“自动

化”的侵蚀，在一方面，宾语的提前也让死亡的意象“提前登场”，突出了海子本诗中特殊的表达重点。

同时，“倾倒”与“烛光”的动宾搭配，使“烛光”的意象平添了一份流动的意境，与下一小句中“忧愁

的河水”遥相呼应，在具象化诗人对死亡的感官的同时，也拉长了读者对诗中相关意象要素的感知，迫

使纯粹的阅读转为更加幽微的“解读”。而本诗的最后一句：“月光照着月光 月光普照/今夜美丽的月光

合在一起流淌”——则使诗歌确实地走向了“费解”的境界。“月光照着月光”的表述，与鲁迅在《野

草》中“两棵枣树”的重复性描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4]。然而，这两者所采用的重复并非是机械性的—

—“月光”照耀下的受事，复归到主体本身，这种对意象的重复使用、施事与受事的自然合体，天然地为

读者的阅读体验带来了刺激感，使得诗歌最大限度地与日常生活拉开了距离，同时凝聚着诗人极强的个

性化创作的色彩。如前文所言，语言的陌生化站在的是日常语言的“自动化”的对立面，这同时也就意

味着“陌生化”的诗歌所带来的“费解”站在了日常思维中“无意识的习见”的对立面，由此，文学语言

得以脱胎于机械的日常语言，进而能够将现实生活中能够获取到的事物升华为诗歌的审美对象。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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朦胧诗派对十七年诗歌所奠定的诗学倾向进行了中断，极大地削弱了创作中浮于“标语口号”式的语言

特色，使诗歌在自身的言语内部获得了一种体认。 
这种极其鲜明的个性色彩，展现出的是一种建国以来新诗所一直缺乏的从个人视角对历史潮流的一

种理性的再审视——创作主体不再消隐在集体之中，并开始为自己发出声音。 

3. 诗歌意象的陌生化 

意象是诗歌的灵魂，诗人对意象的建构都贯穿着每一首诗的精神表里。“一首诗，从字面看是词语

的联缀；从艺术构思的角度看则是意象的组合。”[5]朦胧诗派形成了个性不一的独特的意象系统：北岛

冷峻深邃、舒婷柔婉淡雅、顾城旖旎忧郁……它们的共通之处就在于，在对诗歌意象的建构上，表现出

了与日常生活中对事物的机械化认知相背离的极强的隐喻色彩。黑格尔有言：“为避免平凡，尽量在貌

似不伦不类的事物中找出关联的特征，从而把相隔甚远的东西出人意料地组合在一起”[6]，此番论述用

来形容朦胧诗歌所选取的意象再合适不过。如“……江边高垒着巨人的头颅//带孝的帆船/缓缓走过/展开

了暗黄的尸布(顾城《结束》)。”诗人通过“头颅”、“带孝的帆船”、“尸布”等意象的排布，将江水

与死亡联系起来，隐晦地表达了对宏大叙事的极端排斥与不信任。在诗歌《岛》中，北岛使祥和宁静的

“月夜”掩盖枪声，让原本象征着希望的“太阳”写下死亡的秘密；而在诗歌《雨夜》中，更是为“太

阳”添加了“血淋淋”这一修饰词进行限定，其情感意蕴完全颠覆了读者原本所持有的审美期待。 
在上文提到过的《月光》一诗中，海子意图背离人们对死之血腥、恐怖的普遍印象，将对死的刻画

与“月光”、“羊群”、“河水”等意象紧密地粘连在一起，以便浑融出祥和、宁静的诗歌意境。这种对

于死亡意象的陌生化诠释在海子的另一首诗——《死亡之诗(之二：采摘葵花)》中得到了更剧烈的彰显。

“我仍在沉睡/在我睡梦的身子上/开放了彩色的葵花”[3]，海子的这首诗以死亡作题，所选取的中心意象

却是通常意义上象征着希望的“葵花”，这正体现出海子作为朦胧诗派诗人对诗歌语言的一种期待性的

重构。“在我睡梦的身子上/开放了彩色的葵花”一句，既隐含着诗人对于“我”之主体与“土地”之客

体之间关联与转化的暗示，显现出了现代主义诗歌对人异化的可能性的探讨；同时，又弱化了生与死的

对立，隐秘地显示出它们之间的联通，展现了诗人对于死亡包容、接纳、旷达的人生境界。诗歌中对死

亡极其精确且可视化的描绘，在带来惊异感的同时，也为读者带来了神秘、深沉的冲击性的情感体验。

这样的意象处理，使诗歌意蕴隐匿在重重帷幕之下，显得奇异、幽暗、朦胧、费解，但也使得人们在“解

读”诗歌语言中重新挽回了对生活的感受，增强了作品的“可感受性”，“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头更称

其为石头”[2]。 

4. 语言意义的陌生化 

相对于指称意义，陌生化理论更加注重语言形式与结构赋予人的新奇的感觉。朦胧诗派所呈现出的

语义晦涩的特征，同样也是在语言形式的“游戏”中生成的。而从现实层面来说，这种晦涩与朦胧诗派

生发的时代背景有脱不开的干系，诗人群体所经历的历史创伤使他们的创作性格敏感、谨慎，小心翼翼

地构筑着自己的诗学宫殿——“晦涩仍然不是一个在审美范畴内就可以解释的问题，本质上它是一种受

压抑、受排斥的话语不得不才去表达的策略，顺从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是不需要而且也不可能晦涩

的，晦涩本身即包含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抗”[7]。因此，朦胧诗的创作时常将语言进行违逆常识的“翻

转”，将真正的表达意图隐匿在诗歌表征的背面。 
如梁斌的这首有关“黑夜”的反思之作：“我知道，/这是血液在无声流淌，/我曾经向蓝色的天空开

枪。/她被杀害了吗？(《我曾经向蓝色的天空开枪》)”[8]。日常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人无论如何是

无法“杀害”天空的，从逻辑上来看，“天空”与“杀害”之间并不能建立起语义上的搭配关系；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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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为了能够表达六十年代是非的倒错与人们精神的焦虑问题，在诗歌语言中，将日常生活中的现实扭

转过来，通过诗意性的叙述实现对经验事实的一种背反——这在客观上达成了一种“语义的转移”，在

拉开了与表现客体之间的审美距离的同时，也能够让诗人真实的意图安全地栖居其中。这种在“陌生化”

理论范畴下进行的“语言游戏”，本质上是创作主体为深刻地知觉自身存在所进行的一次颠覆、解构与

再次阐释。因此，朦胧派诗歌的陌生化美学特色不仅仅停留于语言程式的变形，更是一种诗人审美意识

与生命体验的独特表征。正是朦胧派诗人对诗歌语言“材料”的精心挑选与逆反式的传达，才让我们在

真正的诗歌语言中触摸到生命极为深刻的纹理。 
与同质化的政治抒情诗不同，朦胧诗也比任何时期的诗歌创作都更加强调集体中的“个体”，透露

出了极强的反思意识，如北岛的《回答》一诗：“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

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8]，这四个掷地有声的“我不相信”，其后连接的并非荒诞不经之事，而

是人们常识中所公认的真理性的事实：“天是蓝的”、“雷的回声”、“梦是假的”、“死无报应”这四

个直陈式的短句，被诗人所表现出来的极其剧烈的主体意识——“我不相信”所中断、所割裂，使得诗

歌中的对抗性力量急剧地迸发出来，而这背后隐含的，是“我”作为主体在诗歌情感表达中的极端重要

性。“天”与“雷”本身作为自然现象的“他者”而存在，而“梦”与“死”则显现出个人意识与命运的

对抗——其中所隐含着的对于主体的侵犯，却都在“我不相信”面前一一得到了消解。“我”对于这些

“天经地义之事”所表现出的质疑，是作为个体的一种近乎具有英雄主义的、执拗的反抗，更是个人生

命经验在诗歌表达中的又一次闪光。在如此诗意的呐喊之中，北岛充分肯定了人作为个体的存在价值，

以及他对于人本真存在的关心。 

5. 结语 

“陌生化意味着对旧规范旧标准的超越、背反，它是对读者的审美心理定势、惯性和套版反应的公

然挑战”[9]，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身处八十年代的朦胧诗派展现出了其划时代的意义。作为“叛逆的诗”，

在诗歌创作的维度上，朦胧诗派“陌生化”的艺术手段将建国后新诗的发展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峰；在

另一个维度上，呈现出“陌生化”美学特色的朦胧诗派，既是对同质化政治抒情诗的一次剧烈变革，又

是改革开放以来新诗潮的一种顺应。然而，今天的我们即使不带着文学批评的目光注视着那群伤痕累累

的青年诗人的包含真情的诗篇，也依然能够瞥见他们不曾老去的、永远年轻的灵魂。正是这群青年诗人

对中国新诗土壤的大胆开拓，使得八十年代的诗歌文学在人们的记忆中如此明朗，如此令人眷恋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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